
第五十二回
梁太子因忧去世

贺拔岳被赚丧身

却说魏主修接阅欢表，见他词意诚恳，坚请辞去天柱名号，料知欢借鉴尔朱，不愿

有此称呼，因即优诏允许。惟魏主恭尚幽居崇训寺，朗自河阳入都，受封为安定王。嗣

主修势不相容，先议除恭，次议除朗。恭在寺中赋诗云：“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翫，

颠覆立可待，一年一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这诗一传，益触时忌。即由魏

主修派遣心腹，导恭入门下外省，逼令服毒自尽，时年三十五岁，葬用殊礼。过了旬

月，安定王朗亦被鸩死，年只二十。既而又将东海王晔，汝南王悦，一并加害。总道是

嫌疑尽去，当可高枕无忧，哪知当时的大患，不在宗室，却在强藩！平白地残害同宗，

究竟有甚么好处？史家称恭为前废帝，朗为后废帝，独晔为尔朱氏所立，称帝不过三

月，所以不入帝纪。至西魏摈斥高欢，连元朗亦被削去，但追谥恭为节闵帝，所以后人

作北魏世系图，仅列前废帝恭，未及后废帝朗。

事已叙过。且说魏主修已经定位，所有宗室诸王渐次还朝，诣阙进谒。淮阳王欣，

赵郡王谌，俱系献文帝弘孙，为魏主修从叔。南阳王宝炬，清河王亶，俱系孝文帝宏

孙，为魏主修从兄弟。魏主修授欣为太师，谌为太保，宝炬为太尉，亶为骠骑大将军，

兼官司徒。侍中长孙稚为太傅。追谥魏主子攸为孝庄帝，葬宣武皇后胡氏，就是从前两

次临朝的胡太后。胡太后被尔朱荣沉死，遗尸收殡双灵寺中，至此乃得安葬，仍用后

礼，加谥曰灵。又追尊皇考，广平王怀为武穆帝，皇太妃冯氏为武穆后，皇妣李氏为皇

太妃。迎丞相欢女高氏为皇后，遣使纳币。

高欢时已徒居晋阳，特建大丞相府，坐镇西北。朝使到了晋阳，由欢迎见，彼此乃

是故交，握手言欢，很是亲昵。看官道来使为准？原来就是李元忠。元忠曾随欢入洛，

留任太常卿，此次充纳币使，正是魏主修因事择人。欢从容与宴，述及旧事，元忠连饮

数巨觥，方笑说道：“昔日与王起义，却是轰轰烈烈，很有趣味。近来寂寞得很，无人

过问，倒弄得郁郁寡欢了！”欢亦大笑，指示旁座道：“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戏言道：

“若不令我为侍中，当别求起义的地方。”欢亦戏应道：“起义原无止境，但虑如此老翁，

不可再遇！”元忠道：“正为此老翁不可多得，所以不去。”说着，起座捋欢须，大笑不

已。欢亦知他意诚，殷勤款待。元忠复坐下酣饮，直至夜静更阑，方才罢席。一住数

日，大宴小宴，几不胜计。乃迎欢女至洛阳，诹吉行册后礼。仪文隆备，龙凤呈祥，不

消细说。

小子因魏乱迭起，梁尚太平，所以连叙魏事，几把梁朝情事，搁起不提。此处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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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将梁廷要事，约略叙入。

梁主衍篡齐据国，已过了三十年，改元约有数次。天监十九年，改元普通，普通八

年，改元大通，大通二年，又改元为中大通。中大通元年以前，事已略见上文。就是图

洛纳颢，功败垂成。陈庆之狼狈奔还，也是中大通元年事。陈庆之为南朝骁将，败归后

不闻加谴，仍得任右卫将军。平时尝语散骑常侍朱异道：“我前谓大江以北，必无异人，

哪知到了洛阳，衣冠文物，几非江东可及，才知北朝实未可轻图呢？”异正以经术邀宠，

入参机密，既闻庆之言论，便即转告梁主，梁主乃稍戢雄心，不复北略。

太子统五岁能遍诵五经，深受梁主衍的喜欢

是年冬季，妖贼僧强，起乱

北徐州，自称天子，土豪蔡伯龙

纠众响应，竟将北徐州城占去。

还亏庆之出镇北兖州，就近讨贼，

擒斩僧强蔡伯龙，克日肃清。先

是庆之在洛，曾与萧赞通书，劝

令回国，赞即梁主次子豫章王综，

降魏后得任职司徒，且尚魏主子

攸姊寿阳公主。时方出镇齐州，

故庆之致书相劝，赞复答庆之，

颇愿南归。嗣因庆之奔归，遂不

果行。及尔朱发难，齐州归附尔

朱兆，赞走死阳平。梁人窃赞柩

归南，梁主衍尚葬以子礼。不意

假子去世，真子也接踵而亡，而

且还是一位贤明仁孝的储君，竟

致不禄。害得梁主衍晚年哭子，

几乎丧明。

梁主长子名统。即位初年，

便立为太子。统幼年聪睿，三岁

受《孝经》《论语》，五岁能遍诵

五经，十余岁尽通经义。又善评

诗文，每出游宴，祖道赋诗，动

辄数十韵，随口吟成，不劳思索。天监十四年，始行冠礼，梁主使省录朝政，辨析诈

谬，秋毫必睹。但徐令改正，未尝纠弹一人。平断刑狱，往往全宥，士民交称为仁慈。

更且宽和容众，喜怒不形，好引才俊，不蓄声伎。每遇霪雨积雪，必遣左右巡行闾巷，

赈济贫寒。平居在东宫坐起，面常西向，不敢乱尊。入朝必在五鼓以前，守待殿外，毫

无倦容。至普通七年，生母丁贵嫔有疾，亟入宫侍奉，夜不解带。贵嫔薨逝，水浆不入

口，腰带十围，减削过半。梁主屡遣使戒谕，劝进饮食，统稍食粥，日止数合，不尝
兼味。至葬后始进麦粥一升。惟贵嫔葬后，有一道士操堪舆术，谓将来不利长子，宜预

先厌禳，乃为蜡鹅及诸物，埋藏墓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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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监鲍邈之初得太子亲信，后忽见疏，进密白梁主，谓太子有厌祷事。梁主遣人发

掘，果得鹅物，免不得惊疑交集，便欲付有司穷治。幸经右光禄大夫徐勉固谏，乃止诛

道士，不问太子。太子虽幸得无事，但终身引为惭恨，闷闷不乐。到了中大通三年，竟

生就一种绝症，病不能兴。唯尚恐乃父增忧，奉敕慰问，尚力疾书启，不假人手。既而

疾笃，左右欲入白梁主，尚摇手戒止道：“奈何使至尊知我如此。”未几即殁，年才三十

一。梁主亲幸东宫，临哭尽哀，殓用衮冕，谥曰昭明。司徒左长史王筠，奉敕为哀册

文，词甚悱恻，由小子节录如下：

式载明两，实惟少阳，既称上嗣，且日元良。仪天比峻，俪景腾光，奉祀

延福，守器传芳。睿哲应期，旦暮斯在，外弘庄肃，内含和恺。识洞机深，量

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宽绰居心，温恭成性，循时孝友，率由严敬。

咸有种德，惠和齐圣，三善递宣，万国同庆。轩纬掩精，阴羲弛极，缠哀在

疚，殷忧衔恤。孺泣无时，蔬不溢，遵逾月，哀号未毕，实惟监抚，亦嗣
郊，问安肃肃，视膳恂恂。金华玉藻，玄驷班轮，隆家干国，主祭安民。光
奉成务，万机是理，矜慎庶狱，勤恤关市。诚存隐恻，容无愠喜，殷勤博施，

绸缪恩纪，爰初敬业，离经断句。奠爵崇师，卑躬待傅，宁资导习，匪劳审

谕，博约是司，时敏斯务。辩究空微，思探几赜，驰神图纬，研精爻画。沉吟

典礼，优游方册，餍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举艺文，遍该湘素，殚

极邱坟。卷帙充积，儒墨区分，瞻河阐训，望鲁扬芬。吟咏性灵，岂惟薄技！

属词婉约，缘情绮靡。字无点窜，笔不停纸，壮思泉流，清章云委。总览时

才，网罗英茂，学穷优洽，辞归繁富。或擅谈丛，或称文囿。四友推德，七子

惭秀。望苑招贤，华池爱客，托乘同舟，连舆接席。扌离文扌炎藻，飞觞氵凡，恩
隆置醴，赏逾赐璧。徽风遐被，盛业日新，神器非重，德易遵，泽流兆庶，
福降百神，四方慕义，天下归仁。云物告征褰象，星埋恒耀，山颓朽坏。灵
仪上宾，德音长往，具僚无荫，咨承安仰，呜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缠痛，

胤嗣长号，跗萼增恸。慕结亲游，悲动氓众，忧若殄邦，惧同折栋。呜呼哀

哉！首夏司开，麦秋纪节，容卫徒警，菁华委绝。书幌空张，谈筵罢设。虚馈

饣蒙饣蒙，孤灯翳翳。呜呼哀哉！简辰请日，筮合龟贞，幽埏夙启，玄宫献成。式

校齐列，文物增明，昔游漳滏，宾从无声。今归郊郭，徒御相惊。呜呼哀哉！

背绛阙以远徂，车蔺青门而徐转，指驰道而讵前，望国都而不践。陵修阪之威

夷，平原之幽缅，骥蹀足以酸嘶，挽凄怆而流泫。呜呼哀哉！混哀音于箫
籁，变愁容于天日，虽夏木之森阴，返寒林之萧瑟。既将反而复疑，如有求而

遂失，谓天地其无心，遽永潜于容质。呜呼哀哉！即玄宫之溟漠，安神寝之清

閟，传声华于懋典，观德业于徽谥。悬忠贞于日月，播鸿名于天地，惟小臣之

纪言，实含毫而无愧。呜呼哀哉！

自昭明太子薨逝，朝野惋愕，京师士女，奔出宫门，号泣满路。就是四方氓庶，亦

闻讣含哀。梁朝有此贤储贰，偏不永年，这也未始非关系气数哩。太子遗有文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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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古今典诰文言正序十卷，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传诵后世，推为词宗。太

子有数男，长男名欢，已封华容公，梁主欲立为太孙，历久未决。嗣竟立第三子晋王纲

为太子，时议多以为未顺。侍郎周宏正尝为纲主簿，上笺谏纲，劝纲为宋目夷、曹子

臧。纲不能从。已而梁主因人言未息，特进封欢为豫章王，欢弟誉为河东王；誉弟詧为

岳阳王，这且待后再表。

且说魏主修既纳欢女为后，欢权势益隆，仿佛当年尔朱荣。斛斯椿在都辅政，受职

侍中，本来是有意图欢。至是与南阳王宝炬，将军元毗、王思政等，屡加谗构，劝魏主

预先戒备。中书舍人元士弼，又劾欢受诏不敬，魏主惩尔朱覆辙，也觉动疑，遂用斛斯

椿计，添置内都督部曲，约数百员，统由四方骁勇，募集充选。一面密结关西大行台
贺拔岳，倚为外援。又封贺拔胜为荆州刺史，佯示疏忌，实建屏藩。

时高乾已入任侍中，兼官司空，因父丧解职，不预朝政。魏主修欲引为己用，尝召

乾入华林园，特别赐宴。宴罢与语道：“司空累世忠良，今日复建殊勋，虽与朕名为君

臣，义同兄弟，愿申立盟约，历久不渝！”乾莫明其妙，但答言道：“臣以身许国，何敢

有贰！”魏主修定欲与盟，乾不便固辞，共申盟约。当时亦未尝报欢。

嗣闻元士弼、王思政等往来关西，情迹可疑，乃致书晋阳，密陈时事。欢得书后，

即召乾至并州，面谈一切。乾因劝欢逼魏禅位，欢用袖掩乾口道：“幸勿妄言！今当令

司空复为侍中便了！”乾辞欢回洛，欢为乾表，请许乾复任，魏主不允。

乾知祸变将作，自愿外调，再作书告欢，乞代求徐州刺史。欢再为陈请，魏主乃授

乾为骠骑将军，出刺徐州。乾尚未发，魏主闻乾漏泄机关，即传诏与欢道：“乾邕与朕

私有盟约，今乃反复两端，令人不解！”欢未闻乾谈及盟事，也疑乾暗中播弄，离间君

臣。遂将乾前时密书，遣使呈入。魏主便召乾对责，乾勃然道：“陛下自有异图，乃斥

臣为反复，欲加臣罪，何患无辞！臣死有知，尚幸无负庄帝！”魏主竟敕令赐死，又遥

敕东徐州刺史潘绍业，往杀乾弟敖曹。敖曹方镇守冀州，闻乾死耗，急遣壮士伏住要

路，得将绍业拘住，搜出诏敕，遂率十余骑奔晋阳。欢抱敖曹首大哭道：“天子枉害司

空，可悲可叹！”乃留敖曹居幕下，优待如初。敖曹次兄仲密，方为光州刺史，亦由间

道奔晋阳。

仲密名慎，因字著名，就是敖曹本名，也只是一昂字。高氏兄弟三人，惟仲密颇通

文史。乾与敖曹素来好勇，敖曹尤为粗悍，少就外傅，便不遵师训，专事驰骋。尝言：

“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若徒端坐读书，做一个老博士，有何益处！”乃父次同

道：“此儿不灭吾族，当光大吾门。”嗣与兄乾四出劫掠，骚扰闾里。乾求博陵崔圣念女

为妻，崔氏因乾强暴无行，当然不许。敖曹即引乾往劫，硬将崔女牵回，置诸村外，且

促乾道：“何不行礼！”乾遂胁崔女交拜，野合而归。既而乾颇改行，且系前中书令高允

族侄，因得入仕。

欢自乾被戮后，才知为魏主所卖，悔恨交生，乃与魏主有隙，魏主修方信任贺拔

岳，屡遣心腹入关，嘱令谋欢。岳尝使行台郎冯景往晋阳，欢与景设盟，约与岳为兄

弟。景归语岳，谓欢奸诈有余，不宜轻信。府司马宇文泰，自请至晋阳侦欢。欢见泰状

貌非常，欲留为己用。泰固求复命，欢乃遣还。泰料欢必后悔，兼程西行，驰抵关前，

后面果有急足追至。他亟纵辔入关，关内守卒如林，那追来的晋阳急骑，只好回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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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泰入语岳道：“高欢已欲篡魏，所惮惟公兄弟，侯莫陈悦等皆非所虑。公但先时密

备，图欢不难，今费乜头骑士，不下万人，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有胜兵三千余名，灵

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各拥部众，未有所属。公若移军近陇，威爱两施，

即可收辑数部，作为爪牙。又西扶氐羌，北控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一高欢不足

畏了！”岳闻言大喜，遂遣泰往诏洛阳，密陈情状。魏主面加泰为武卫将军，仍令返报

如约。寻即授岳都督雍、华等二十州军事，兼雍州刺史，并割心前血赐岳。岳因西出平

凉，借牧马为名，招抚各部。斛拔弥俄突、纥豆陵伊利，及费乜头、万俟受洛干、铁勒

斛律沙门等，相继归附，惟曹泥不服。

众推宇文泰出镇夏州。岳沉吟道：“宇文左丞乃我左右手，怎可遣往！”继思外此乏

才，乃表请用泰为夏州刺史。魏廷自然依议。泰奉敕赴夏州。

这消息传到晋阳，高欢即遣长史侯景，劝谕纥豆陵伊利，伊利不从。欢得景归报，

即引兵袭击伊利，把他擒归。魏主闻信驰诏责欢道：“伊利不侵不叛，为国纯臣，王无

端袭取，且未尝预报朝廷，究出何意？”欢含糊答复，惟力图贺拔岳。且恐秦州刺史侯

莫陈悦，与岳连合，更觉可忧，右丞翟嵩入请道：“何不用反间计？嵩愿为王效力，管

教他自相屠灭呢。”欢改忧为喜，立遣嵩赴秦州，凭着三寸利舌，一说便妥。嵩驰还晋

阳，报知高欢，安坐观变。

贺拔岳因曹泥不服，正拟往讨，特使都督赵贵至夏州，商决行止。泰说道：“曹泥

孤城远阻，未足为忧。侯莫陈悦贪诈无信，不可不防！”哪知岳误会泰言，反邀悦会师

高平，一同讨泥。悦欣然前来，与岳叙宴，两下里很似投契，实是一真一假，心志不

同。悦且愿作前驱，先至河曲立营。俟岳引兵继进，便邀他入帐，坐议军事。谈论未

毕，悦伪称腹痛，托辞如厕，岳毫不觉察。忽有一人趋至岳后，拔刀斫岳，那砉的一

声，岳已身首分离，倒毙座下。看官欲知何人下手？乃是悦婿元洪景。

洪景既将岳杀毙，复出谕岳众，只说是奉旨诛岳，不及他人。岳众尚无异言，悦却

未敢招纳，自率部众还水洛城。岳尸被悦取去，由赵贵诣悦请尸，方许收葬。岳众散走

平凉，未得统帅，赵贵道：“宇文夏州，英略盖世，远近归心，若迎为军帅，无不济事

了！”都督杜朔周应声赞成，遂由朔周驰至夏州，请泰还统岳军。泰与将佐共议去留，

大中大夫韩褒倡言道：“这乃天授，何必多疑！”泰点首道：“我意也是这般。悦既敢害

我元帅，不乘势直据平凉，反退屯水洛，可知他无能为了。天下事难得易失，我当速

往！”当下与诸将共盟讨悦。察得都督元进，阴怀异谋，便叱出斩首。立率帐下轻骑，

驰赴平凉，收集岳众，为岳举哀。将士悲喜交集，无不如命。小子有诗咏道：

一波未了一波生，大陆龙蛇竞战争。

优胜无非由劣败，枭雄多向乱邦鸣！

泰至平凉，便拟为岳复仇。欲知发兵情形，待至下回再表。

于魏事杂沓间，忽插入梁太子病殁事，非为时序起见，实因太子贤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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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特别表明，阐扬潜德耳。录入王筠哀文，亦本此意。否则储君之殁亦多

矣，作者尝随事带叙，固非皆另成片段也。高欢之恃宠怙权，固失臣道。然衅

隙之生，始之者为斛斯椿，成之者实魏主修，贺拔岳之死，亦半由魏主致之。

侯莫陈悦，一庸才耳，而岳且死于其手。岳不能拒悦，亦安能敌欢耶？魏主修

之联岳，拒欢，亦徒促其死已耳，吾于魏主修无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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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回
违君命晋阳兴甲

谒行在关右迎銮

却说宇文泰到了平凉，一经招抚，众心已定，即令杜朔周引兵据弹筝峡。朔周沿途

宣抚，士民悦附，泰很加器重，令复本姓，改名为达。原来朔周旧姓赫连，曾祖库多汗

避难改姓，至是乃仍得复原。高欢闻贺拔岳已死，亟令侯景往抚岳众，偏被宇文泰走了

先着。行至安定，两下相遇，泰语景道：“贺拔公虽死，宇文泰犹存，卿来此何为？”景

失色道：“我身似箭，随人所射！”泰乃遣还。及泰至平凉，欢复使劳泰，并令散骑常侍

张华原，义宁太守王基偕行。泰不肯受命，且欲劫留华原。华原不屈，乃俱使还晋阳。

王基归见高欢，请速出兵击泰，欢笑道：“卿不见贺拔、侯莫陈悦么？我自有计除他。”

魏主正遣将军元毗收还贺拔岳部军，并召侯莫陈悦，悦不肯应召。泰与元毗相见，

请朝廷暂留岳众，即托毗赍还表文。略谓：臣岳惨遭非命，臣泰为众所推，权掌军事。

今高欢已驱众至河东，侯莫陈悦尚屯水洛。岳众多是西人，顾恋乡邑，且必欲逼令赴

阙，恐欢与悦前后邀击，势且立尽。不如少赐停缓，徐令东行。魏主乃命泰为大都督，

使统岳兵，并遣卫将军李虎，西行佐泰。虎本在贺拔岳麾下，岳死，乃奔诣荆州，至贺

拔胜处告哀；劝胜往收岳众，胜不肯行。虎还至阌乡，为高欢部将所获，解送洛阳，魏

主反拜为卫将军，使往就泰。泰与虎叙谈，已知朝廷意向，乃贻侯莫陈悦书，内言：贺

拔公为国立功，尝荐君为陇右行台，君背德负盟，反党附国贼，共危社稷，岂非大谬！

今我与君俱受诏还阙，进退唯君是视。君若下陇东趋，我亦自北道还朝，倘或首鼠两

端，我即为贺拔公复仇，指日相见云云。

悦置诸不理，泰即进拔原州，留兄子导居守，自引兵上陇，秋毫无犯，百姓大悦。

出木峡关，时适春季，北道尚寒，雪深二尺。泰引军速进，为悦所闻，但留万人守水

洛，自已退守略阳。泰至水洛，守兵即降。再趋略阳，悦又退保上邽，召南秦州刺史李

弼，与同拒泰。弼本悦妻妹夫，曾致书与悦道：“贺拔无罪，公乃加害，又不抚纳遗众。

今宇文夏州前来，声言为主复仇，理直气壮，恐不可敌。公宜解兵谢过，否则难免噬

脐！”悦不肯从，乃弼至上郈，料知悦必败亡，便遣人诣泰，愿为内应。泰依约逼城，

弼即开门迎泰。悦惊窜南山，欲往灵州依曹泥，偏泰将贺拔颖率军追来。悦手下不过数

十骑，如何抵敌，没奈何投缳毕命。

泰入上邽，收悦府库财物，尽犒士卒，不取纤毫。左右窃一银瓮，由泰察出，立即

加罪，命将银瓮剖赐将士。即命李弼镇原州，部将拔也恶蚝镇南秦州，可朱浑镇渭州，

赵贵行秦州事。征豳、泾、岐、东、秦各州粟米，赡给军糈。氐酋杨绍先前已逃归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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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仍然称王，闻泰并有关中，忙上表称藩，且送妻孥为质。高欢闻泰军甚盛，复用甘

言厚币向泰结欢，泰仍然拒绝。且封欢书上达魏主，一面使雍州刺史梁御入据长安。魏

主封泰为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承制封拜。泰因命都督寇洛为泾州刺史，调李弼为秦

州刺史，起前略阳太守张献，为南岐州刺史，练兵储粟，东向图欢。

从前欢入洛阳，曾留封隆之孙腾等在朝辅政，隆之为侍中，腾为仆射。适魏主妹平

原公主丧夫守寡，颇有姿色，腾与隆之并省丧妻，争欲娶公主为继室，魏主令妹自择，

平原公主愿适隆之，乃许隆之尚主。腾且妒且忿，屡思中伤。可巧隆之有密书致欢，谓

斛斯椿等擅权，必构乱祸。欢未知隆之与腾有隙，尝与腾书，述及隆之关白，请并防斛

斯椿。腾正欲加害隆之，竟向椿告发，椿即转白魏主。隆之闻密书被泄，恐不免祸，逃

归乡里。欢召隆之诣晋阳。嗣腾带仗入省，擅杀御史，亦惧罪奔欢。

欢使大都督邸珍，潜至徐州，胁逼守吏华山王鸷缴出管钥。魏主亦将欢党建州刺史

韩贤，济州刺史蔡，免去官职，作为报复。又增置勋府庶子骑官各数百人，欲伐晋
阳。因即下诏戒严，佯称将南下征梁。大发河南诸州兵，与斛斯椿出阅洛水，部署戎

行。

越日颁诏晋阳，令欢守密，内言：宇文泰、贺拔胜等颇有异志，所以朕托辞南伐，

潜为防备。王亦宜共为声援，此诏读讫，请付丙丁等语。欢亦复奏云：闻荆、雍将有逆

谋，臣今潜勒兵马三万，自河东渡往，又遣恒州刺史库狄干等统兵四万，自来达津出

发。领军将军娄昭等，率兵五万，南讨荆州。冀州刺史尉景将山东兵七万、突骑五万，

东讨江左，现皆部勒成军，伏听处分等语。

魏主览奏，料欢已猜透秘谋，乃再行颁敕，谕止欢军。欢复上表云：“臣为嬖佞所

间，致动主疑，若臣果负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孙殄绝。陛下能垂信赤心，愿赐酌量，

亟废黜佞臣一、二人！”魏主不答，但遣大都督源子恭守阳湖，汝阳王元暹守石济，又

令仪同三司贾显智为济州刺史，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寿等赴镇。元寿为斛斯椿弟，与贾同

往，是恐他为欢所诱，特加监束的意思。偏前刺史蔡不肯受代，拒绝显智，显智逗留
长寿津，据实奏闻。魏主愈怒，乃使中书舍人温子升撰敕赐欢，大略说是：

朕不劳尺寸，坐为天子，所谓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今若相安无事，

则使身及子孙，宜如王誓。近虑宇文为乱，贺拔应之，故京邑戒严，并欲王遥

为声援。今观其所为，尚无异迹。东南不宾，为日已久，我国乱离甫定，不堪

再事穷兵。朕本暗昧，不知佞人为谁？高乾之死，岂独朕意！王忽对昂言乾枉

死，且闻库狄干语王云：本欲取懦弱者为主，无庸立此长君，使其不可驾驭，

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废之。此论出自王间勋人，岂属佞人之口？且封隆之孙

腾，逋逃晋阳，王若事君尽诚，何不斩送二首？王虽启云西去，而四道俱进，

南渡洛阳，东临江左，闻者宁能不疑？王虽举旗南指，纵无马匹只轮，犹欲奋

空拳而争死，纵令还为王杀，幽辱虀粉，了无遗憾！本望君臣一体，若合符

契，不图今日分疏至此，言之增怅，唯王图之！

敕书颁去，欢亦不答。中军将军王思政入白魏主道：“高欢心术，昭然可知。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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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用武地，不如往就宇文泰，再复旧京，无虑不胜！魏主因遣柳庆西往，与泰陈述上

旨，泰愿奉迎车驾，遣庆复命。会东郡太守裴侠应征诣洛，王思政与商西巡事宜。侠答

道：“宇文泰雄踞秦关，所谓已操戈矛，怎肯轻授人柄？今车驾往投，恐也似避汤入火

呢？”思政道：“如君言，今将何往？”侠皱眉道：“东出图欢，祸在眉睫，西巡依泰，患

在将来。且至关右，再作良图。”思政也以为然，乃荐侠为中郎将。魏主意欲西行，尚

未决议，忽闻高欢派遣骑兵，出屯建兴，并添河东及济州兵，拥诸和籴翟粟入邺城，将逼

魏主迁邺。魏主益觉惊惶，复颁敕谕欢道：

王若厌伏人情，杜绝物议，唯有归河东之兵，罢建兴之戍，送相州之粟，

追济州之军，使蔡镌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马，各事家业。脱须粮廪，别遣

转输，则谗人结舌，疑悔不生，王可高枕太原，朕亦垂拱京洛矣。王若马首南

向，问鼎轻重，朕虽不武，为宗庙社稷计，欲止不能。决在于王，非朕能定，

为山止篑，甚为王惜之！

看官，试想这时候的高大丞相，已与魏主修势不两立，怎肯降心受诏，如敕施行！

当下作书答复，极陈斛斯椿、宇文泰罪状，谓将代主除奸。魏主亦下敕罪欢，命宇文泰

为关西大行台，且愿将爱妹妻泰，令泰遣骑奉迎。一面敕贺拔胜引兵入洛，同敌高欢。

欢已召弟定州刺史高琛守晋阳，长史崔暹为辅，自引大军南向，用高敖曹为先锋，

星夜前进，声言率兵赴阙，但诛斛斯椿，不及他人。宇文泰亦传檄讨欢，自将大军屯高

平，命前队出驻弘农。独贺拔胜出屯汝水，作壁上观。魏主也下诏亲征，督军十万至河

桥。令斛斯椿为前驱，列营北邙山。

椿请率精骑二千，乘夜渡河，掩欢不备，魏主称善。偏黄门侍郎杨宽进言道：“高

欢不臣，人所共知，斛斯椿心亦难测。若渡河有功，恐灭一高欢，又生一高欢了。”魏

主即命椿停行。椿叹道：“近日荧惑入南斗，天象告警。今上信左右谗间，不用我计，

这真所谓天道了。”遂驰书报泰。泰亦顾语僚佐道：“高欢远道急驰，数日行八九百里，

这是兵家所忌，正当出奇掩击。主上不能渡河决战，但知沿河据守。试想黄河万里，防

不胜防。一处疏虞，令彼得渡，大事去了！”说着，亟命赵贵自蒲坂渡河，直趋并州，

又遣都督李贤率轻骑千名，往洛扈驾。

魏主使斛斯椿守虎牢，令行台长孙稚，大都督元斌之为副，行台长孙子彦守陕州，

贾显智、斛斯元寿守滑台，总道是扼要居守，欢军不能飞渡，哪知才阅两日，滑台军司

元玄驰至河桥，报称显智怯退，速请济师。魏主亟遣大都督侯几绍赴援。未几又接到警

报，绍已阵亡，显智降欢，欢已从滑台渡河了。魏主当然着忙，急向群臣问计，或请奔

梁，或请南依贺拔胜，或请西就关中，或请守洛口死战，纷纷聚讼，整日不决。忽见元

斌之踉跄奔还，喘声报告道：“高欢来了！”吓得魏主修不知所措，匆匆还洛，但挈妃主

数人，及从妹明月西奔。

南阳王宝炬，清河王亶，广阳王湛，扈跸随行，沙门惠臻，负玺持千牛刀相从。途

次遣人至虎牢，飞召椿还，椿及长孙稚，方与欢将窦泰相持，闻召却归，奔至西，得
见魏主，方知为元斌之所卖。斌之与椿争权，潜归绐主，诡言高欢已至，以致魏主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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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椿益加叹息，只好随主西行。椿弟元寿，因滑台失守，已为乱军所杀。长孙稚在虎

牢，独力难支，也即奔赴行在。就是长孙子彦，闻滑台、虎牢均已失败，也弃陕西走。

子彦即长孙稚冢男。长孙父子尚得重逢，斛斯兄弟不能再见，这也是有幸有不幸呢！

清河王亶，广阳王湛，竟从半途逃归，仍还洛阳。惟武卫将军独孤信却单骑追及魏

主，奉驾西进。魏主叹道：“将军辞父母，抛妻孥，竟来从朕，古人有言：世乱识忠臣。

朕始知非虚语了！”嗣是西向奔驰，途次糗浆乏绝，惟饮涧水。到了湖城，有村民献上

麦饭壶浆，聊解饥渴，魏主命免该村徭役十年。再行至崤西，方与泰所遣李贤相遇，奉

驾同归。及入潼关，大都督毛鸿宾迎献酒食，从行各员才得一饱了。

高欢长驱入洛，使娄昭、高敖曹等，往追魏主，不及乃还。欢乃召集百官，启口诘

问道：“为臣奉主，理应匡救危乱。若处不谏争，出不陪从，无事时希宠徼荣，有事时

委主逃窜，臣节何在？请诸君自陈！”众莫敢对，独尚书左仆射辛雄道：“主上与近臣图

事，雄等不得预闻。及乘舆西幸，若即追往，恐迹同佞党，所以留待大王，今又以不从

蒙责，是转使雄等进退俱无从逃罪了。”欢叱道：“卿等备位大臣，理应尽忠报国，群佞

用事，卿等曾有一言谏诤么？国事至此，罪将何归？”说至此，即指示左右，拿下辛雄，

及仪同三司叱列延庆，兼吏部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兼度支尚书杨机，散骑常侍元士
弼一并处死。推司徒清河王亶为大司马，承制决事，居尚书省。孝芬子中郎猷出避家

难，间道入关。

宇文泰使赵贵、梁御，引兵二千，出迎魏主，魏主循河西上，与赵、梁二人相遇，

指河示御道：“此水东流，朕乃西上。若得复见洛阳，亲谒陵庙，统是卿等的功劳哩！”

言已涕下。泰备仪卫接驾，行至东阳驿，得见魏主，免冠伏谒道：“臣不能式遏寇虐，

使乘舆播迁，实为有罪！”魏主忙亲自扶起，且慰劳道：“朕实不德，负乘致寇，今日相

见，自觉厚颜！此后当以社稷委卿，愿卿勉力！”

泰山呼万岁，方才起身。将士等亦齐呼万岁。随即导魏主修入长安，即以雍州廨舍

为行宫，颁诏大赦。进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取决军国大事。又命行台尚书

毛遐、周惠达为左右尚书，分掌机要。二尚书戮力办公，积粮储，治器械，简士马，利

赖一时。魏主即将爱妹冯翊长公主，嫁泰为妻，借践旧约。公主曾适开府张欢，欢性贪

残，遇主无礼，魏主将欢杀死，因把公主改嫁与泰。后来生子名觉，就是北周的孝闵

帝，这且待后再表。

先是荧惑入南斗，去而复还，留止六旬，江南北有童谣云：“荧惑入南斗，天子下

殿走。”梁主衍恐灾及己身，特跣足下殿，为禳灾计。及闻魏主西奔，不禁赧颜道：“北

虏亦应天象么？”当时传为笑柄。

自魏主入关，贺拔胜尚在汝南，未决进止。从前胜出发时，掾吏卢柔曾进三策，上

策是席卷赴都，仗义讨欢；中策是拒欢联泰，观衅乃动；下策是举州归梁，苟全性命，

胜俱不用。至欢已入洛，胜再与僚佐会议，意在南归，行台左丞崔士谦进议道：“今帝

室颠覆，主上蒙尘，公宜倍道兼行，往朝行在，然后与宇文行台同心戮力，倡举大义，

天下闻风，自当响应；若舍此遽还，恐人人懈体，一失事机，悔无及了！”胜乃使长史

元颖行荆州事，居守南阳，自率部众西进。

行次淅阳，探得前途消息，高欢已攻克潼关，擒住守将毛鸿宾，进屯华阴，当下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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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森竖，踉跄奔回。哪知欢已遣行台侯景等攻荆州，荆民邓诞，袭执元颖，送往侯景。

害得胜无路可归，不得不与侯景争锋。偏偏众情涣散，各无斗志，一遇景军，便即弃甲

曳兵，四处奔窜。胜无计可施，只得依了当日卢柔的下策，奔往梁朝。

侯景驰入荆州，向欢告捷。欢自晋阳至洛。由洛至华阴，连上四十启，奏达魏主，

不得一答，乃拟另立新主。返至洛阳，再遣使奉表魏主云：“陛下若远赐一诏，许还京

洛，臣当率领文武，清宫以待；若返正无日，宗社不能无主，臣宁负陛下，不负社稷”

等语。魏主仍然不报，欢乃召集百僚耆老，议立新君。

清河王亶已视帝座为己有，出入警跸。偏大众开议，由欢首倡，谓嗣主应继承明

帝，不应昭穆失序。因语亶道：“今欲立王，不如立王的世子，较为顺次。”语未说完，

但听得在座诸人，同声赞成，亶只好俯首趋出，由愧生愤，由愤生忧，竟尔轻骑南奔。

欢遣人追还，遂于永熙三年孟冬，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年才十一。改永熙三年为天

平元年，于是魏分为二，高氏所立为魏主，史家称为东魏；宇文氏所奉的魏主，便叫作

西魏了。小子有诗叹道：

世乱都从主暗来，江山分裂魏风颓。

北方从此无宁宇，虎斗龙争剧可哀！

魏既分裂，东西并峙，成为敌国，高欢遂定议迁都。究竟迁往何处？下回再当说

明。

尔朱氏亡而高欢兴，高欢兴而宇文泰又起。一雄得势，而一雄继之，要之

皆乱世之雄。欲其乃心魏室，始终不渝，是责莽懿为伊周，固世所罕有事也。

但魏主修之得立为帝，实出高欢，欢虽雄鸷，而出镇晋阳，纳女为后，君臣之

间，初无芥蒂。魏主修乃误信斛斯椿言，始倚贺拔岳，继依宇文泰，卒至激成

欢怒，引兵向洛。斛斯椿乘夜渡河之计，又复不从，前何信椿，后何疑椿！愚

而多疑，安能处变，有徒为二雄之傀儡已耳！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此二

语实可为魏主修之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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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回
饮宫中魏主遭鸩毒

陷泽畔窦泰死战场

却说高欢还洛，另立新君善见。善见尚在冲年，当然不能亲政，一切黜陟大权，全

握欢手。欢请授赵郡王谌为大司马，咸阳王坦为太尉，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高敖曹为

司空，以下文武百官，各有定职，规模粗具，再议西侵，忽闻宇文泰进攻潼关，杀毙守

将薛瑜，虏去戍卒七千人，欢不禁彷徨，遂把迁都的计议，重复提起，即欲实行。当下

入朝申谕，谓洛阳西逼关中，南近梁境，实在可虞，不如迁邺为是。嗣主善见，有何主

意？王公大臣等，势难与抗，只得依议迁都。欢只限期三日，即奉驾启程，四十万户，

狼狈就道，百官无从备马，多半乘驴东行。至车驾已到邺中，留仆射司马子如、高隆

之，侍中高岳、孙腾，在邺辅政，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魏郡太守为魏尹，司州改作洛

州，命尚书令元弼为洛州刺史，镇守洛阳，欢仍还原镇。当时有童谣云：“可怜青雀子，

飞去邺城里，羽翮垂欲成，化作鹦鹉子。”时人指雀为清河王，鹦鹉为高欢，这也无庸

评断了。

且说魏主修在洛阳时，性颇渔色。有从妹三人，不准他适，留侍宫中。最爱宠的就

是明月，本与南阳王宝炬同产，受封平原公主。次为清河王亶妹，亦封安德公主。还有

一个名叫蒺藜，史家未详为何王儿女，也照例封为公主。这三公主留居宫掖，公然与魏

主相奸，差不多与妃嫔相似。所以高欢女虽入宫为后，未蒙垂爱，绿衣黄裳，已成惯

例。魏主修尝设内宴，使明月侍坐首席，诸宫人因羡生慕，即席赋诗，或咏鲍照乐府

云：“朱门九重门九闺，愿随明月入君怀！”魏主也不以为意，唯视明月如掌中珠，爱不

忍离。就是弃洛西奔，把高皇后撇置宫中，独有明月不肯舍去，挈领入关。

宇文泰因魏主淫及从妹渎伦伤化，暗令元氏诸王诱出明月，置诸死地。及魏主闻

报，已是玉殒香消，不得重生。看官，试想魏主所爱，只此一人，平白地为宇文泰所

害，如何不悲！如何不愤！恨不得杀泰报仇！有时弯弓，有时推案，无非注意宇文泰。

泰亦心不自安。

未几已是残腊，有高车别部阿至罗遣使入朝，魏主幸逍遥园，宴侍外使，顾语侍臣

道：“此处仿佛华林园，使人触景生悲。”已而宴毕，命取所乘波斯骝马，驾载还宫。偏

该马不受羁勒，跳跃异常。魏主命南阳王笼辔扳鞍，马亦不服，一蹶而死。魏主乃另易

他马，还至宫门，马又惊跃，未肯遽进，连下鞑扑，方才驰入。近侍潘弥颇通术数，晨

间曾启奏魏主，谓今日不可不慎，防有急兵，魏主记着，还宫后语潘弥道：“今日幸无

他事。”弥答道：“须过夜半，方称大吉。”魏主似信非信。晚餐时多饮数杯，聊解忧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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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过了片刻，胸腹搅痛，竟不可当。连忙卧倒床上，痛益难耐，辗转呼号，神疲力

尽，未几即殁，目瞪舌伸。侍臣料是遇毒，想由宇文泰主使，不敢发言。可怜魏主修在

位，不满三年，年仅二十五岁。泰命将魏主棺殓，移殡草堂佛寺中，谥曰孝武，直至十

年后，方得安葬云陵。

先时已有歌谣云：“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啮断索。”至魏主遇弑，人方谓谣言

有验。魏本索发，故称为索，焦梨狗子，就指宇文泰。泰小字叫作黑獭，籍隶武川，相

传为系出炎帝。远祖葛乌兔，始为鲜卑酋长。数传至普回，得一玉玺，篆文有皇帝玺三

字，惊为天授。鲜卑呼天为宇，君为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普回子莫那，徙居辽

西，九传为前燕所灭，遗胤陵由燕奔魏，遂居武川。陵曾孙名肱，肱妻王氏生泰时，有

黑气如盖，下覆儿身，所以取名黑獭，非狐非貉，便是暗寓黑獭的意义。

泰既毒死魏主修，遂率王公大臣，推立南阳王宝炬。宝炬为孝文帝孙，京兆王愉

子，官拜太宰，录尚书事。宝炬循例三让，然后允诺。时已岁暮，遂于次年元旦，即位

长安，大赦改年，纪元大统。追尊皇考愉为文景皇帝，皇妣杨氏为皇后。立妃乙弗氏为

正宫，世子钦为太子。进宇文泰为大丞相，封安定郡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斛

斯椿为太保，广平王赞为司徒，广陵王欣为太傅，万俟寿乐干为司空。遣都督独孤信招

抚荆州，东魏令恒农太守田八能，候途邀击，为信所败。信直抵荆州，复击破东魏刺史

辛纂，纂败遁入城，门未及阖，被信前驱杨忠，追入斩纂，遂据荆州。既而东魏复遣侯

景、高敖曹等攻荆州城，信因众寡不敌，复与杨忠奔梁，荆州又入东魏。

会渭州刺史可朱浑元，潜与欢通，率部众三千户，奔往晋阳。高欢始闻魏主修遇弑

事，因启请素服举哀。太学博士潘崇和，谓君以无礼待臣，不必素服，商民不哭桀，周

臣不服纣，便是此意。国子博士卫既隆、李同轨等，但主张高后守制，谓高后未绝永

熙，应为服素，东魏主乃命依议。

高后尚在青年，不耐守寡，勉强为故主素服，暗中却另思择配。适彭城王韶为司州

牧，温文尔雅，年貌翩翩，被高后瞧入眼波，惹动情思，屡与乃父谈及。高欢爱女情

深，料她有意求合，遂召入彭城王韶，愿将嫠女嫁与为妃。韶见高家势盛，乐得借此攀

援，遂满口称谢。欢遂令嫠女改服盛装，配韶为妇，并将洛阳宫中的珍宝赠作妆奁。就

中有珍器二具，最称奇美，一是成对的玉钵，晶洁无瑕，雕工尤妙，用水贮入，虽经倒

置，亦不渗漏。一是玛瑙榼，能容三升，凑缝中用玉嵌入，好似生成一般。相传为西域

神工所制，献入魏廷，传为秘宝，余物不可胜计。韶既娶国母为妻室，复得了许多珍

品，真是喜出望外，欣感莫名，那高氏女亦幸获佳偶，深慰渴念，鱼水谐欢，无容絮

叙。

那高欢亦愈老愈淫，自载归尔朱两后后，左拥右抱，非常欢昵。大尔朱后生子名

浟，小尔朱后生子名湝，俱为欢所钟爱。他如冯娘、李娘，由洛阳取归，均被欢奸占为

妾。还有韩娘、王娘、穆娘等，随时纳入，亦随时侍寝。王娘有子名浚、穆娘有子名

淹，浚、淹未长，两母已亡。及迁都邺城，复得一广平王妃郑氏，芳名叫作大车，丰容

盛鬋，妖冶绝伦，欢复据为己有，宠冠后庭。郑氏产得一男，取名为润。

东魏天平二年，欢因稽胡、刘蠡升，据云阳谷，僭称皇帝，屡为边患，乃督军出

征，兼程掩击，破灭蠡升，斩首而归。到了晋阳，忽得侍婢密报，说是世子高澄，与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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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车有暧昧情事。欢因澄年才十四，未必遽敢淫烝，反斥侍婢妄言，嗣又经二婢为证，

方勃然大怒，召澄入室，加杖百下，幽禁另室。澄系正妃娄氏所生，欢得发迹，半由娄

氏为助，所以情好甚笃。娄氏连生六男二女，俱获长成，自欢广纳妾媵，把爱情移到美

姬身上，不免与娄妃相疏。偏又长子澄奸案发觉，恨子及母，竟与娄妃隔绝不通，且欲

立大尔朱氏子浟为嫡嗣，将澄废黜。

澄很是焦急，忙向司马子如处求救，子如在邺辅政，得澄密书，即至晋阳谒欢。欢

与子如向系旧交，无论国事家事，彼此从不讳言，而且妻妾俱得相见，不必趋避。此次

子如到来，明明是为高澄母子说情，他却佯作不知，唯与欢谈论国事，直至无语可说，

高欢设盛筵款待子如

始请谒见娄妃，欢乃述及澄奸庶母，

娄妃失察情状，子如微笑道：“孽子消

难，亦奸子如妾，家丑不宜外扬，只

可代为掩饰！况娄妃是王结发妇，常

把母家财物助王，王在怀朔镇时，触

怒镇帅，受杖伤背，妃昼夜看护，目

不交睫，后避葛贼，同走并州，沿途

劳顿，日暮履穿，妃又亲燃马粪，代

为制靴，此等恩义，怎可忘却！今日

女嫁男婚，相安已久，更不宜为一妇

人，自伤和气。况婢言亦未必可信

呢！”欢答道：“君言未尝无理，但事

果属实，究难轻恕！”子如道：“待子

如鞫问情伪，再作计较。”欢即许诺。

子如趋至别室，令释澄候质。澄既得

见子如，尚未开口，子如便诘责道：

“男儿何故畏威，甘心自诬！”澄闻子

如言，自然抵赖，且称三婢挟嫌诬告。

子如召入数婢，厉声威吓，不令诉辩，

三婢料不敢抗，统皆自缢。子如报欢

道：“果系刁婢妄言，已情虚自尽了！”

欢乃大悦，亟召娄妃母子进见。父子

夫妻，相对泣下，嗣是和好如初。欢

命设盛筵，款侍子如。自起斟酒道：“全我父子，皆出君力！”子如也避席称谢。这一席

宴饮，自傍晚到了夜半，方才停撤，彼此散寝。次日子如辞行，欢赠子如黄金百三十

斤，澄亦馈他良马五十匹，子如乐得叨惠，取金及马，驰还邺城。

澄自是不敢亲近郑大车，大车安然无恙，仍得欢宠眷，始终不衰。但如此重案，化

作冰消，后庭侍姬，渐渐放纵起来。欢弟赵郡公琛，留居晋阳，总掌相府政事，他常出

入帷闼，见小尔朱氏楚楚动人，竟引起邪心，随时挑逗。小尔朱氏也爱他弱冠年华，丰

神韶秀，竟伺欢外出时，邀琛入室，私与交欢。婢媪等惩着前辙，莫敢告发，一任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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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偷香，消受温柔滋味。但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欢本老奸臣猾。阴为伺察，稍

有所闻，即设法赚他二人。果然奸夫淫妇，中了欢计。一夕正续旧欢，偏被欢破门突

入，当场捉出一对露水夫妻。当时怒极欲狂，即取过大杖，猛力击琛，接连数十百下，

打得琛皮开肉烂，僵卧地上。再欲殴挞小尔朱氏，那小尔朱氏早长跪膝前，凭着那一双

泪眼，两道愁眉，娇滴滴的吐着珠喉，向欢乞怜，竟把欢的铁石心肠，渐渐熔化。结果

是说出数语道：“你欲求生，立刻离开此地，免我动手！”小尔朱氏无可奈何，只好磕头

拜谢，草草整装，听欢发落。欢将她逐出灵州，置诸不齿。琛自被曳出户，因受伤甚

重，延挨了一两日，便即毕命，年只二十有三。欢讣告邺中，但说是暴病身亡。东魏主

善见，不得不追赐官阶，即赠琛为太尉尚书令，予谥日贞。后来又加给太师，进爵为

王。那小尔朱氏至灵州后，寂寞无依，孤苦了一两年，遇着一个范阳人卢景璋，娶为继

室，竟随他过活去了。

惟东西魏已经分峙，北方各镇，东投西奔，忙个不了。关内都督赵刚，举东荆州归

附西魏。宇文泰命为光禄大夫。刚劝泰召还贺拔胜等，泰甚以为是，即遣刚南下请求。

刚至梁州，与刺史杜怀瑶相识，因托他移书建康。梁主衍尝优待降将，得书以后，召贺

拔胜等入朝，令他自陈行止。胜等俱愿北返，梁主乃亲饯南苑，厚礼遣归。贺拔胜与独

孤信、杨忠三人，同时返至长安，各得就职。泰爱忠勇，且留置帐下，胜感梁主恩礼，

凡鸟兽南向，概不复射，借示报答的意思。西魏主宝炬，喜胜北还，特别隆眷，累擢胜

至太师。胜乃与宇文泰部勒三军，专谋东略。时斛斯椿已死，宇文泰专政，进位柱国大

将军，用李虎、元欣、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七人为辅。进行台郎中苏

绰为左丞，绰博闻强记，熟谙掌故，尝与泰终夜叙谈，娓娓不倦。泰目为奇士，一切机

密，辄令参预。绰始作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诸法，推行一时，秩然不紊。

后人多遵为定制，用备稽，这也好算一个吏治家了。
那东魏大丞相高欢，令世子澄入邺辅政，副以左丞崔暹，澄年方十五，用法严峻，

威震中外。澄弟名洋，亦得封太原公，貌似不飏，内独明决。欢尝令诸子治理乱丝，试

察智愚。诸子多脚忙手乱，不堪纷扰。洋独抽刀断丝，顾语兄弟道：“乱即当斩，何必

费心！”欢因此儿有识，宠爱逾恒。嗣是邺城有澄，晋阳有洋，欢以为内顾无忧，尽可

与西魏争衡。

适梁遣镇北将军元庆和侵入东魏，乃遣高敖曹率三万人趋项城，窦泰率三万人趋城

父，侯景率三万人趋彭城，控御东南。元庆和闻报退还，侯景进陷楚州，掳去刺史桓

和，且乘胜至淮上。梁都督陈庆之，发兵邀击，杀败景军，景抛弃辎重，仓皇北遁。

欢方锐图西魏，不暇南顾，遂想了一条远交近攻的计策，遣使南下，与梁修和。梁

主衍亦得休便休，许与通好，敕庆之班师。于是欢调回各军，自率轻骑万人，径袭西魏

夏州。沿途但食干粮，不遑火食，及抵夏州城下，正值夜半。见城上无人守御，便令军

士缚为梯，猱升而上。顿时攻破全城，擒住刺史斛拔俄弥突，带回晋阳。并将部落五
千户，悉数迁归，留都督张琼镇守。会闻灵州曹泥，为西魏将士所围。因复调兵往援，

拔出曹泥，也令他徙至晋阳。可巧西魏传诏，数欢二十罪，指日东征。欢不禁大怒，亦

斥宇文泰、斛斯椿为逆徒，谓当分命诸将，刻日西讨。两下里互相指斥，各说得我是人

非，有道有理。欢欲先发制人，因高敖曹、窦泰等，已皆北归，遂令敖曹移攻上洛，窦

中

国

全

史

�

南
北
朝
历
史
演
义
全
书

缘苑员



泰出逼潼关，自率军赴蒲坂，命筑浮桥三座，拟即渡河。

西魏大行台宇文泰督兵出拒，进次广阳，既探悉欢军行踪，便语诸将道：“贼犄我

三面，浮桥待渡，这无非虚张声势，牵缀我军，使窦泰得乘虚西入呢！窦泰尝为欢前

驱，屡战屡胜，必有骄心，我不如径袭窦泰，泰军一破，欢不战自走了。”将佐齐声道：

“舍近袭远，恐非良图；如欲往击窦泰，何不分兵前往！”泰笑语道：“欢虽作桥，未能

径渡，不过五日，我已可破灭窦泰呢。”乃扬言欲保陇右，退还长安，潜行东出。

诸将犹有异议。泰有从子名深，幼即好兵，尝叠石为营，折草为旗，与群儿布列行

阵，井井有条，此时为直事郎中，屡预军谋。泰因向深问计，令他先陈意见。深答道：

“窦泰为高欢骁将，与欢东西分出，我若至蒲坂攻欢，欢扼我前，窦泰袭我后，岂不是

表里受敌么？今若简选轻锐，潜击窦泰，彼性躁急，必来决战。欢不及往援，我就可一

鼓擒窦了。窦既受擒，欢势自沮，回军击欢，定可决胜。”泰欣然道：“我原作这般想，

汝与我同心，我计决了。”遂夤夜东发。

又行了一昼夜，已抵小关，窦泰猝闻敌至，自恃骁勇，渡河直前。宇文泰列营牧

泽。用四面埋伏计，引诱窦泰。窦泰不知厉害，怒马当先，陷入重围，泽中泥淖相间，

铁骑不得驰突，再加西魏各军，万弩齐发，把窦泰手下将士，射死了一大半。窦泰见士

卒垂尽，身上亦中了数箭，料知无法脱围，便拔出佩剑，自刎而亡。窦泰为高欢姨夫，

战无不从，此次由邺出发，曾有惠化尼云：“窦行台，去不回！”至是果验。小子有诗叹

道：

将军一去不回头，拚死前驱未肯休。

牧泽陷围溅颈血，半由好勇半无谋！

窦泰既死，被西魏军枭了首级，送往长安。高欢尚在蒲坂，闻报大恸，几乎晕倒。

欲知他后来处置，但看下回自知。

魏主修猜忌高欢，以致蒙尘出走，西入关中。幸宇文泰迎入雍州，尚有容

身之所。为惩前毖后计，宜勇于改过，推诚待下，则以秦关之固，宇文之力，

东向而待高欢，未始不可有为，奈何身为雄狐，效禽兽行，为一女子而怨及功

臣，卒被毒毙。甚矣哉魏主修之淫且愚也！夫天下之好淫者，祸不及身，必及

子孙，魏主修之死，死于淫，固已。高欢淫占多人，虽若无恙。然生前有子弟

之烝报，死后有子孙之荒耽，有恶因必有恶果，高氏宁能幸免乎？且弄兵不

戢，忽东忽西，骁勇如窦泰，终堕黑獭计中，陷死牧泽，泰虽寡谋，要不得谓

非高欢害之也。泰妻为欢妃娄氏妹，夫死妻寡，惨及一门，欢岂不可以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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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回
用少击众沙苑交兵

废旧迎新柔然纳女

却说高欢闻窦泰死耗，不胜悲悼，自思泰既陷没，大违初愿，遂撤去浮桥，退回晋

阳。宇文泰亦还军长安，惟高敖曹尚未得闻，引军急进，直抵上洛城下。洛郡人泉岳及

弟猛略，与顺阳人杜窋等，欲翻城出应敖曹。洛州刺史泉企，探悉阴谋，捕戮泉岳兄

弟，独杜窋得缒城出走，奔归敖曹。敖曹猛力扑城，城上矢石交下，连中敖曹三矢。敖

曹晕坠马下，良久复苏，复上马督攻。泉企固守旬余，二子元礼、仲遵，皆有勇力，随

父拒敌，日夕不懈。会仲遵被流矢伤目，不能再战，城遂失陷，企与二子皆被擒。及企

见敖曹，大声呼道：“我系力屈，本心原不服哩！”敖曹也不去杀他，系诸幕下，即用杜

窋为刺史。

休兵数日，拟进攻蓝田关。忽来了晋阳使人，传述欢令道：“窦泰战殁，人心摇动，

宜收军即还。万一路险贼盛，但求自脱罢了。”敖曹不忍弃众，令部曲先行，自己断后，

徐徐引退。西魏军却不敢追蹑，任他自归。泉企子元礼，由敖曹带还。仲遵伤重不能

行，仍使在洛州城。企在途中，私诫元礼道：“我余生无几，死不足畏，汝兄弟二人，

才器足以立功，须自觅生机，勿因我已东去，遂亏臣节！”元礼乃伺隙逃还，与仲遵阴

结豪右，袭杀杜窋，西魏遂授元礼为洛州刺史，准令世袭，企竟病死邺中。

高欢欲为窦泰报仇，大阅兵马，再拟出师，适宇文泰出拔恒农，把东魏陕州刺史李

徽伯掳去。欢即发兵二十万，由壶口趋蒲津，使高敖曹率兵三万出河南。时关中大饥，

人自相食，宇文泰部下不满万人，留屯恒农就食，已阅五旬，探报谓欢将渡河，乃引兵

入关。高敖曹进围恒农，城中有备，一时攻打不下。欢长史薛琡语欢道：“西人连年饥

馑，故冒死来陕州，欲取仓粟。今敖曹已围陕城，粟不得出，但宜置兵诸道，勿与野

战。待他麦秋无收，民自饥死，宝炬、黑獭，无虑不降，今且不必渡河！”侯景时亦从

军，也进谏道：“今日举兵西来，关系极大，倘或不胜，猝难收集。不如分作二军。相

继进行。前军得胜，后军方进，前军若败，后军亦可往援，这乃是万全之计。”欢不肯

依议，竟从蒲津济河。

华州刺史王罴首当冲要，宇文泰致书相勉，罴答复道：“卧貉子怎得轻过？”及欢至

冯翊城，呼罴问道：“何不早降？”罴戎服登陴，朗声传语道：“此城是王罴冢，死生在

此，汝等何人善战，请来一决雌雄！”欢知不可攻，乃移驻信原。

宇文泰因欢军入境，亦驰诣渭南，征调诸州兵马，急切未能召集，泰不堪久待，便

欲进兵击欢，诸将以寡不敌众，请俟欢西进，再观形势。泰正色道：“欢若得至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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